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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以个案调查为例

德吉卓玛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藏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藏区的尼寺在社会层面出现

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在管理层面上，尼寺在一种新的机制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并结合

传统组织模式的管理下更加组织化、秩序化；在经济层面上，古老的靠布施或供养赖以生

存的寺院经营形式逐渐得到改变，尼寺的经济与世俗经济逐渐契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来拓

宽寺院经济发展的空间，寻找自己的发展和经营之道；作为藏传佛教的载体或外在形式，

尼寺以自己宗教实体的方式延伸到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承载着宗教的各种事务，在

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藏族社会生活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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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德吉卓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尼僧是藏传佛教的一个载体，她不仅有自己从事宗教活动的道场及其组织制度，而且有支撑其信

仰的教法义理与法事仪轨，从而构成其有形的外部形式和无形的内在体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

的改革，当代藏区尼众道场从不同层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拟从作为当代藏区尼僧宗教

表现形式的尼众道场如何与藏族世俗社会交互作用，涉及宗教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宗教存在于世

的根本前提之信仰层面，尝试着从不同视角并倚重个案调查来探讨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

一、尼众道场的发展出现新局面

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藏传佛教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带来新

的活力。特别是党的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广大信徒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引发了藏

族妇女步入佛门学习佛法的热情，尼僧的人数急剧上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从十几岁到

二十多岁的来自广大农牧区的青年女子削发出家为尼，成为藏传佛教尼僧的主力军。作为宗教活动场

所的一座座尼寺或道场也从她们的双手中拔地而起，并伴随着这一社会变迁，尼众道场获得了富有时

代特征的存在空间。

个案调查：觉囊派尼众道场的兴起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独具一格的一个宗派，该宗派形成于13世纪，由大成就者贡邦·特杰尊珠

（1243-1313年）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平措林乡的觉摩囊（jo mo nang）地方建立觉囊寺而得

名。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初，被称为《时轮》教法第四代传人的克什米尔大班智达·达哇

贡布，译言月怙，于藏历“绕迥纪年”，即1027年来到西藏，将《时轮》教法分别授受予他的三个主

要弟子卓译师西饶扎巴、拉杰贡巴贡却松上师和卓敦·南拉孜上师，并成为《时轮》教法第五代、第

六代和第七代传人。由于觉囊派以“他空见”为主要学说，因而在教义方面别具一格，曾在藏传佛教

诸宗派中引起过争议。五世达赖喇嘛时，觉囊派寺院全部被改宗为格鲁派寺院。17世纪末以后，觉囊

派主要在边远藏区流传，在前后藏已经不复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藏族地区得到全

面贯彻，在西藏沉默了几个世纪的藏传佛教觉囊派也契合时代的脉搏，踏寻祖根，从边地靠向它的古

◎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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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始修复祖寺，弘发祖风。譬如，1988年，来自四川阿坝州觉囊派僧伽在阿坝商人和施主的资助

下，修复了觉囊派祖寺觉囊寺及觉囊白塔等，恢复了西藏地区的觉囊派道场与林夏尼寺，并收摄40余

名比丘与尼僧（约10人），传布觉囊派教法仪轨，使得在西藏一度冷寂的觉囊派重露端倪。但是，由

于各种原因，目前觉囊寺已被关闭。尼众道场林夏尼寺，则成为西藏自治区境内唯一的觉囊派寺院，

现有11名尼僧，从而改变了西藏自治区境内没有觉囊派道场的历史，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

意义。

除此，1998年，阿坝县哇玛乡境内最大的觉囊派寺院——色邓寺（亦称赛寺，gser dgon pa）

的金刚上师赛仓·贡桑严佩（bswe-thsang-kun-bzang-gzhan-phel）活佛，在他的修行地创建隆居尼

寺（lung-lcog-dgon），现有30余名尼僧。与此同时，在壤塘县依附觉囊派曲嘎尔寺（vdzam-thang-

chos-sgar）也形成了尼众僧团组织或尼僧群落。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总是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正如恩格斯在《布

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

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那么与之相适

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这些觉囊派尼众道场或僧团的兴起，与藏区社会的发展脉动同步，显然与

藏区社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契合当代社会宗教的良好存在空间，在藏区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找

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和处所。因此，觉囊派尼众道场的兴起，打破了以往的格局，在当代藏区社会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个案调查：拉森达杰林尼寺的兴建

拉森达杰林尼寺（bslab gsum dar rgyas gling），意即“三学兴盛洲”，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夏河县久加乡萨益多地方，始建于1997年，历时五年建成。

1979年，恢复了党的宗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必须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宪法所规定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开放少量寺庙，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为了管

理好拉卜楞地区的尼众，1993年成立了拉卜楞尼寺管理委员会，由现世贡日卡卓玛女活佛任寺管会主

任，1997年，在第六世嘉木样支持下，她把从1980年初开始聚居于拉卜楞寺后，宏仓俄尼寺废墟上的

百余名藏族出家女性，即尼僧，按照她们各自所信奉的宗派分流，并于1997年起，与萨益多尼寺的寺

管会副主任益西卓玛，在萨益多村沟口的一个山坡上，创建了宁玛派尼寺拉森达杰林，为尼僧营造了

宗教活动场所和赖以生存的处所。

拉森达杰林尼寺，现有尼僧约60名①，大多数来自甘南州境内，年长者为现年71岁寺管会副主任

益西卓玛，管理和主持着尼寺的所有事务，她认为该寺的尼僧不论从清规戒律、穿着威仪，还是从吃

苦修学佛法方面，已成为拉卜楞地区尼众的楷模。在现世贡日卡卓玛女活佛和寺管会副主任益西卓玛

的主持下，拉森达杰林尼寺的组织制度与法事仪轨悉皆已系统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坚持独立自主

办寺方针，顺应当代藏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要求，走适宜于自己的经营路子，利乐有情，为当代藏区

社会服务。

以上案例表明，觉囊派尼僧与尼众道场的兴起和拉森达杰林尼寺的兴建，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脉

络。改革开放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藏族地区的尼僧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消歇已久的觉囊

派尼僧与尼众道场在藏文化的中心西藏得以恢复，以及诸如拉卜楞的拉森达杰林尼寺等过去没有的、

新的尼众道场在藏族地区出现，悉皆表明，尼众道场作为藏传佛教外在形式和一种社会实体，它的

①   2005年8月笔者调研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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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②  在有的宁玛派尼寺中，寺院管理委员会由僧、俗人员共同组成，例如，西藏自治区境内的香色尼寺(shug gseb jo mo 

dgon )，其寺院管理委员会，有正、副主任三人。按照西藏自治区现行的寺院管理办法，寺管会的正主任由尼寺所

在地采那乡政府的副主任担任，两个副主任由尼僧担任，一届任期为三年。除了正、副主任，还有管理人员、保

安人员等等，均由俗家人担任。他们是香色尼寺的管理者或经营者。

兴起和发展都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发展和不同的存在

形态。

这些尼众道场的兴建，虽然都是以自身的传统作为依据，但是藏区社会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

为藏传佛教尼僧与尼众道场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正如江泽民深刻地指出：“综观我国

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

续，16世纪基督教发生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宗教的客观要求，

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①目前，藏区的尼僧与尼众道场以一种理性化、多样化、社

会化的趋向力求适应藏族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与藏族社会和谐共处，在当代藏区社会生活中发挥

着一定的作用。

二、尼众道场的结构及运作组织化

一个宗教组织及其制度的建立，总是有一个伴随历史、社会变迁而不断转变的过程，同时体现

出社会变迁的历程与时代特征。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组织结构，以出家女性共同的信仰组成独特的社

会实体，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尼众道场僧团组织的基本构成及其制度等层面

形成自己的特征。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她又区别于国家机构，以从事宗教活动为己任，从而在组织结

构及运作模式方面，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

阿琼南宗尼寺和所有藏传佛教尼寺一样其组织机构是按照藏传佛教尼众道场组织机构建立的，

她以尼众道场为基础或外部形式，由寺主、上师和尼僧这一特定的教职人员组成，是一个有意识地组

织起来以从事宗教活动和达到宗教目的的女众宗教群体。它和一切社会组织一样，在具有共同特性的

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具体而言，以大经堂和僧舍为主要建筑的活动场所，构成了阿琼南宗尼众僧团组织机构的外在

形式，它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宁玛派尼僧教团组织机构，又把来自安多藏区青海省境内的十一个州县

的女性教徒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宁玛派女众宗教团体，形成了一个具有统一宗教意识的社会群

体，她们是尼寺中的主体，也是宁玛派教法实践的载体。

寺院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是这个僧团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纳入政府管理体制之下的

管理机构，她由三名尼僧组成，即正、副主任和会计，具体负责管理尼寺的全部事物。寺管会每届任

期三年，民主选举，由品学兼优的尼僧担任，也可连任。其中会计主管尼寺的财产收入与资金开支等

事务，并定期要在寺内做基金情况汇报，由精明能干的尼僧担任②。

尼寺中按照藏传佛教寺院的传统惯例设有僧职，诸如寺主(dgon bdag )、喇嘛（bla ma即上师或活

佛）、格贵(dge skos)、翁则(dbu mdza')、却本(mchod dpon)、却员(mchod gyog)、金刚持(rdo rje 'dzin pa)

和聂拉(gnyer ra)等，她们是这个女众僧团组织的最高主持者和管理者。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种不变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而同一种宗教组织制度又随着时代和社会

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以个案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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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所处地区的不同，每个尼众道场的组织制度彼此均有差异，各有自己

的戒行清规，以及完整的教法体制和规章制度，是尼众道场必须遵奉的教规戒行。以阿琼南宗尼寺为

例，不难看出尼众道场的组织机构形式，主要是通过藏传佛教系统的组织制度体现出来的。而藏传佛

教组织制度，则是由僧职人员的组织制度和执行宗教教务的行政制度结合而成的。并由此把具有同一

宗教意识的个体信徒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的尼僧组织或社

会群体。与此同时，又建立了适应于各自僧团组织教规戒行，并带有自己的地方或区域性的特点，从

而体现出各自僧团组织不同的宗教的实体性文化特色。但是，每个尼众道场以一个独立的宗教实体和

组织机构形式存在，与其他寺院之间，除了活佛派系有隶属关系以外，各自在僧团组织上是相互独立

的，各自为政，各自修道，在组织机构上实行寺院制，从而构成了尼众道场组织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

三、尼众道场的经济运行多样化

当代藏区，经济发展对宗教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传统的靠布施或供养赖以生存的寺院经营形

式，在一部分尼寺逐渐得到改变，尼寺的经济与世俗经济逐渐契合，大多数尼寺都努力遵循党的“以

寺养寺，农禅并重”的方针政策，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从事宗教和经济活动，在生

产和经营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寻找自己的发展和经营之道，一些尼众道场直接介入现代经济生

活，利用更多的机会办医疗门诊、小卖部和开创其他创收的路径，使尼众道场的经济运行出现了新

的模式。

个案调查：拉萨仓宫尼寺的经营模式

仓宫尼寺（vtshams khang jo mo dgon pa）是格鲁派著名的尼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街

以南转经路边的居民区，历史非常悠久，最早为松赞干布的修行地，名“赞普仓宫”（srong btsan  

vtshams khang ）①。藏历第七绕迥，即15世纪，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大成就者果觉尔杜丹巴，在藏王修

行洞修行并获得成就，并依此建成尼众道场，取名仓宫尼寺。旧时，仓宫尼寺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

寺庙，尼僧最多时达200余名，多为当地贵族名门闺秀。该寺的尼僧除住持本寺的香火外，还要住持

大昭寺嘛呢转经堂的香火等。

1982年，仓宫尼寺作为拉萨地区第一座批准开放的尼众道场，重新修复对外开放。目前，有103

余名尼僧 ②，主要来自西藏拉萨堆隆德钦、墨竹贡卡、当雄、彭域、昌都和后藏等地，其中，来自堆

隆德钦、墨竹贡卡的尼僧人数占一半以上、大多为农牧民子女，也有少数中、小学毕业的拉萨居民的

子女。这些尼僧由寺院管理委员会管理，它是仓宫尼寺的最高管理机构，由拉萨市统战部的两名行政

人员和三名尼僧组成，负责管理尼寺的全部事务。

仓宫尼寺的整体建筑为院落式，主体建筑为大经堂，居于院落中央，二层楼结构，面积为16

柱。大经堂东侧的松赞干布修行洞，为仓宫尼寺及拉萨地区的著名圣迹。千百年来，来此顶礼膜拜或

①  相传，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当时拉萨河水每逢夏季漫溢，威胁着生活在拉萨城南百姓的生命和财

产。为此，藏王松赞干布在拉萨河堤坝后挖一土洞，在洞里坐禅修行，试图以法力使河水回落。一天藏王松赞干

布对身边的诸近侍说道：“今天将有一欲界自在女示现乐舞，请你们专心贯注。”就在那天，从河面上漂来一具康

巴（藏东）女子装束的尸首，停在堤坝上奉予藏王，藏王松赞干布无比欢欣，为防治水患，并将尸首开光后安置

在修行洞内，从藏王手中又幻化出藏王自己的身像，从此得名“赞普仓宫”，即藏王修行洞。强巴旺姆法师文《仓

宫尼寺历史概要》藏文，《西藏佛教》，1965年。

②   截止2004年8月笔者考察时的数据。



·63·

观光的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改革开放使仓宫尼寺经营模式大大改变，在管理层面上，尼寺在一种新

的机制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下更加组织化、秩序化。在经济层面上，仓宫尼寺发挥自己的地理

优势和与大昭寺悠久的密切关系，在寺院内建立了专门为大昭寺提供装藏经文的印刷室、主要缝制僧

装的缝纫室，以及对外营业的医务室来拓宽寺院经济发展的空间。如印刷室共有12名尼僧，大昭寺每

天付给每人10元，其中2元归尼寺，寺院年收入8千多元，缝纫室共有6名尼僧，年收入2万多元，医务

室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医药费营业，其收入除了每月支付聘请的医生2千元工资外，尼寺每年可收入6万

多元。再加上游客门票（每人10元）收入和信徒的供养，仓宫尼寺一年的收入就达十几万。仓宫尼寺

的经济收入主要用于一年四季举行的各种法事仪轨的宗教性消费。除此，每位尼僧的日常生活也基本

得到保障。可以说，仓宫尼寺积极响应党的“以寺养寺，农禅并重”的原则和方针，顺应当今藏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脉络，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率先成为藏族地区基本上能够自养的尼众僧团。

社会学认为，在社会的各种基本活动领域中，社会经济结构对于社会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制约。藏区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层次，是尼众道场存在的决定层次。市场经济

体制逐步改变着尼僧与尼众道场的生存条件，旧的或以往尼僧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父母、亲属、家

人的关系，以及封建社会中的宗法性教阶制度，诸如《十三法典》中有关家庭承担僧尼基本生活等条

款，在当今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受到冲击，尼僧与尼众道场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变迁中，构建了

自己的生活和经营模式，从而减轻了家庭和民众的负担。可以说，这种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也就是一

个适应社会的过程。诸如仓宫尼寺的印刷室、缝纫室、医务室等作为其经济来源，一方面增加了尼寺

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服务于社会，扩大寺院的社会影响。尼众道场与社会、尼众道场与广大民众形

成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个案调查：德仲尼寺的经营方式	

德仲尼寺（ti sgro jomo dgon pa），位于拉萨市墨竹贡卡县仁多岗村境内，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

之一。公元8世纪，吐蕃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由莲花生大师和卡钦萨益西措杰空行母在此修行开启了

德仲圣地。德仲，意为“鹧鸪翎”（ti sgro），即从德仲叠嶂壁陡的白色岩石，直插碧空而得名；又有

“宝矿箧”（gter sgrom）之意。认为莲花生大师和空行母益西措杰在德仲修行期间，埋下了许多“伏

藏”经典和“宝藏”而得名。

德仲尼寺坐落在曲参卡（chu tshan kha）意即温泉口边的一个山坡上，山下有著名的德仲温泉。

该寺现有尼僧107人，加上编制外尼僧，有130多人①。 空行母丹增曲珍女活佛是德仲尼寺的最高住

持。改革开放以来，德仲尼寺以它奇山异水的著名圣迹和各种神奇的传说②，吸引着各地的修行者与

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访者，特别是德仲的温泉以圣水闻名遐迩③，成为当地民众驱病强身，调养身心的

好去处。

①   截止2004年8月笔者考察时的数据。

②  传说，在南瞻部洲有七圣地，其中德仲为空行母集聚的圣地之一，有一亿空行母居住在德仲的神山上。公元8世纪，

莲花生大师和空行母益西措杰，从桑耶青浦乘光飞往北方。行至德仲，见诸空行母奏乐歌舞相迎，便在此修行。

③  传说，莲花生大师和空行母益西措杰从桑耶青浦乘神变绿马由云包裹飞往北方，行至德仲温泉上空，发现此处虽

为宝地，但为孽龙盘踞，温泉毒气蒸腾，有鸟飞过上空，即垂直地殒落水中。于是，莲花生便将手中金刚杵掷向

孽龙，降服了它并使之成为保护神，同时使毒水化为药水。随后，莲花生大师和空行母益西措杰在此修行七年七

月零七天。据地质学家说，德仲的地质地貌，属断裂带，德仲山谷一线为欧亚板块所属的较小板块之间的结合

部，是一条深大断裂带。它东起横断山，西接岗底斯山：直线长数百公里；凡断裂带上，必有温泉出露。在德仲

山谷一带可见数处温泉点。

当代藏区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以个案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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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德仲尼寺在温泉旁边建了几间房子，在温泉上做文章，开办温泉旅店来增加尼寺的经

济收入。但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与德仲尼寺争利等，温泉的经营权归社会利益集

团，其中的5间房作德仲尼寺的温泉旅店和招待所，由尼僧经营，以使社会集团利益与寺院利益的和

谐。可是，近年来，有的牧民或商人借各种名义在德仲尼寺建民宅，建仓库，建客房等，与德仲尼寺

争地盘，看好因温泉与尼寺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民宅夹杂在尼众僧舍中，甚至挡堵了寺院小道，直接

影响尼僧的日常生活和寺院正常的宗教生活。这一事实说明：市场经济的运转，既给德仲尼寺带来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也给某些敏锐的社会利益集团或地方豪强势力提供了牟取经济利益的机会。

2002年8月，德仲尼寺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经营路径，开通尼寺至拉萨的班车

搞客运，为民众提供方便，也增加了寺院的收入。为此专门派康珠和西饶旺姆两名尼僧到拉萨从一名

藏族老司机学驾车，尼僧驾车，这是藏传佛教尼僧历史上的先例，具有时代的意义。

正如“功能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有两种需要和两类行动的倾向。人为了生存，其行动与环境息

息相关，他或是调适环境，或是驾驭控制它。人的存在组成社会极其文化，社会的存在需要其成员的

不断更替。”① 德仲尼寺也是通过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建立了自己的经营方式，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

的经营模式和秩序，为尼众道场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由此可见，社会为当代藏区尼僧

与尼众道场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尼僧的潜能只有在和其所处社会的密切联系中才能充

分发展和展示。

简言之，尼众道场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外在形式和社会实体，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藏传佛

教表层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又以新的姿态立足于社会，成为藏族地区的一种宗教文化资

源，并以新的时代特色适应现代社会，适应当代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愿望，在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发

挥着作用。

个案调查：书松尼寺迎来四方游客

书松尼寺，藏语称“书松觉姆日楚”，意为“书松尼僧修行地”；地处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奔子栏乡境内一个半农半牧地区，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最有名的尼寺，隶属格鲁派，在康区

有一定的影响。

书松尼寺，最初坐落在东竹林寺西南面的山凹之中，为东竹林寺的属寺，今日的书松尼众寺是

与该地区原有的著名尼众道场叶日尼寺合并后，在东竹林寺旧址上新建的。现名“塔白林”（thar bvi 

gling），意为“解脱洲”，由当地东竹林寺水边活佛所赐。书松尼寺的寺院主殿与僧舍围成一院，寺

院内有部分保留完好的珍贵壁画，现有尼僧70多②，分别来自德钦县和中甸县的五境尼、西维西塔城

及四川德如等地。除了5位50岁至80岁的年长者以外，大多数都是新入寺的青年女性，年龄在15岁至

30岁之间。

受当地旅游业的影响，该寺的尼僧也擅长缝制一些工艺品等宗教用品和纪念品，作为以寺养寺

的创收产品向游客出售，来增加尼寺的经济收入。据说，尼僧的这些手艺，是当地有名的噶达活佛亲

自所传的。书松尼寺以一种宗教文化资源与当地的旅游经济相互联姻，表现出宗教文化与经济的一个

层面的结合与渗透，不仅发挥着它在旅游观光中的经济功能，同时，它又成为世人认识和了解藏传佛

教尼僧与尼众道场的一扇门窗，在社会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①（美）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

②  2000年9月考察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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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游客的大量涌入，一方面提高了书松尼寺的知名度，诸如得到香港中国探险学会等港澳台

同胞的无私援助，改善了尼僧的居住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这些支援或结盟经济势力渗

透下，来自世俗的文化不断冲击着尼寺。譬如，书松尼寺建筑形式，在东竹林寺旧址新建的主体建筑

经堂，整个布局和形制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而香港中国探险学会捐资修建的尼众僧舍，则都采

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形制，与寺庙的整体建筑极不和谐，影响旅游中的视觉效果，破坏了尼寺建筑整体

上的传统美感。说明社会各方在旅游资源意识方面尚未形成共识①。 

由此可见，尼众道场作为当今藏族地区一种宗教文化资源和业已利用的旅游资源，与青藏高原

的雪山、草原、山川、湖泊等自然旅游景观具有同样的功能。虽然尼众道场以其宗教的特殊性质，反

映了藏族出家女性与尼众僧团的某种愿望，但是它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外在形式和藏族社会的产物，

是社会的一个实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以新的姿态立足于藏区社会，在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发挥着作用。 因此，利用分布在广大藏族地区的这些尼众道场——出家女性宗教文化资源，来发

展藏族地区的旅游业，服务地方经济，想必，也是藏族尼僧对人类社会和当代藏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

献，也是尼众道场适应当代藏区社会发展的一个层面。

四、尼众道场的宗教权威得到呈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尼僧与尼众道场在藏族社会中的影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众道场社会

功能得到呈现，在有些地区尼僧与尼众僧团从次流到主流处于宗教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以往处于附

属地位的格局，故而，不能再把她们仅仅被视为一个无知、无能的可怜形象与弱势的附属群体了。她

们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在藏族社会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如果说藏族社会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尼僧

便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说藏族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尼众僧团则是这个机体内的细胞。所以，

她们同藏族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作为藏传佛教的载体或外在形式，尼僧与尼众僧团

以自己客观实体的方式延伸到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信教群众提供宗教服务。诸如举行法事

仪轨、操持殡葬、超荐亡灵及俗家经忏等，她们承载着宗教的各种事务，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在有的地区，甚至超越了男众或比丘僧团，在藏区社会生活中树立了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宗

教权威。

个案调查：布拉尼寺在当地的宗教信威

布拉尼寺，又名塔钦协珠林（teg chen bshad sgrub gling），意即“大乘法相洲”，是格鲁派的一座

尼寺，位于拉萨市墨竹贡卡县甲玛乡布拉村后的一个山冈上，为院落式建筑，主体为大经堂，左右两

边及正前方是僧舍，现有22名尼僧②，其中3人组成寺院管理委员会。

布拉尼寺所处的甲玛沟是吐蕃藏王松赞干布的故乡，松赞干布出生在甲玛沟赤康村，这里由此

而闻名。在方圆几里的甲玛沟里，最大的寺院数布拉尼寺。在它的周围有松赞拉康、赤康拉康、仁钦

岗拉康、普加日楚等佛殿和修行地。但是，每个道场只有一名管理佛殿和操持香火的僧人。布拉尼

寺的尼僧则成为甲玛沟里布拉村、南达村、赤康村、仁钦岗村和菜木克村等村落各种宗教活动的操

持者。历史上著名的仁钦岗拉康，1098年由格贡巴创建，僧人最多时达500名，曾隶属萨迦派、噶举

① 王洛林、朱林主编：《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② 2004年8月笔者考察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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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现为格鲁派，从前是甲玛沟里的主要道场。而如今替代它的则是布拉尼寺，尼僧除了在寺院里举

行各种法事仪轨外、还要为村民操持丧葬、超荐亡灵及俗家经忏等各种佛事活动，以满足村民的宗教

需求，服务于广大民众。因此，布拉尼寺已构成甲玛沟村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机制，同整个

村落融为一体，并以自己的行为角色在甲玛沟村落当中树立了宗教的主导地位和权威。

从以上案例布拉尼寺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尼众僧团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从次流

趋于主流，并与当地的民众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如果没有诸如甲玛沟村落村庄村民的宗教需求和信

仰，也就不能说有布拉尼寺为村民们举行的各种佛事活动。因为没有任何宗教活动的宗教信徒是不可

成立的。与之相同，寺院中没有了宗教活动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可见，布拉尼寺的宗教活动，不只是尼僧一种内在心理的体验过程，更是这些尼寺涉及藏

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外在客观过程。也就是说，尼僧与尼众僧团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

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方式密切地适应着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与当地的村庄和村民搭建了一种互

动互利的社会关系。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前一些尼众僧团在藏族地区处于宗教主导地位，亦是随着藏区

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虽然布拉尼寺在当地村落社会的宗教权威和地位，与那里的比丘寺院为村

民提供宗教服务的能力的弱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应该看到，尼众僧团的宗教权威不仅仅一种取代，

而是在当代藏区社会中再造和重塑的过程。因为宗教的本质是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

发展阶段中，它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也是不同的。社会位置的变化和确定主要取决于社会对宗教的需求

和宗教与其他上层建筑要素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当尼僧与尼众僧团业已成为当地或藏族地区社会

生活的一种现实需求，她们就有了占据一定社会位置的可能性，并从次流到主流，树立自己的宗教权

威，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布拉尼寺就是范例。

五、结   语

随着改革开放和藏区社会的发展变迁，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尼众道场在当代藏

区的兴起，显然与藏区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尼众道场

找到发展的空间和新的活力，尼众道场也由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组织制度与经营层面，尼众道场结构及其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模式，僧团运作组织化，制度

化，以突出自己的优势拓展尼众道场的经济，经营形式多样化，并作为旅游的核心资源，即宗教文化

圣地在藏区旅游经济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宗教理念层面，作为宗教表现形式的尼众道场，以开放、积极地介入藏区社会生活，为社会

大众服务的宗教思想成为主流。尼众道场的社会影响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崭露头角，在藏区社会树立

了自己的宗教权威。

可以说，尼众道场的经营与变迁反映了在当代藏区宗教发展的客观大势，并可以通过多种层面

体现出来。

                                                                                                                   （责任编辑   尕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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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on the Basis of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
Zhao Guangming

Abstract: Conversations between civilizations always start with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and with them, 
opportunities. Opportunity depends on a civilization’s ability to fin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from,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others. Without such confidence, there is no point to 
conversation, and there would be no real conversation. Confidence means rethinking, critiquing, 
and re-creating the religious faith,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an awareness of being of one’s own 
tradition in the new spatio-temporal co-ordination. Through conversation, one re-understands, re-
discovers, re-creates and insists on oneself, as is the revel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Jewish 
philosophy. The re-creation of one’s own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 does not mean a return, but a 
renaissance, and the initiation of a new tradition based on the new spatio-temporal possibilities.

Key Words: Jewish philosophy  faith  tradition

The Stele of the Avalokiteshvara High King Sutra and Avatar Images: 
Avalokiteshvara Sutra and Statue Stele Endowed by Sackler to the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Zhang Zong

Abstrac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the US has in its collection a statue stele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endowed by Sackler. The stele depicts the Avalokiteshvara (Kwan-yin) with six rays glowing 
from her hands, surrounded by images of various deities and fairies. Although the statue bear a 
resemblance to that of the Ksitigarbha (Ti-Tsang) Bodhisattva delivering all beings within the six 
realms of existence, they are in fact the images the Avalokiteshvara takes in her various avatars. 
Under the statue is engraved a copy of the High King Sutra from an earlier period. It is of special 
interest after careful emendation. The author also connects this piece with the statues in the High 
King Temple of East-Wei Dynasty, and tries to expound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meanings of the 
Avalokiteshvara.

Key Words: Avalokiteshvara avatars  Avalokiteshvara High King Sutra  statue stele

The Manag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Nuns’ Monasteries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Regions: With Case Studies

Deji Zhuoma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ibetan regions, there emerged 
some remarkable changes on the social level in the Buddhist nuns’ monasteries there. On an 
administrative level, they have more organization and order after introducing a new mechanism 
that incorporates both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al 
modes. On an economic level, there have been some gradual changes to the old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alms and donations, and the economy in the nuns’ monastery i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at of the larger secular world. They can bring in their various advantages to explore more 
economic space and find their own way of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As the carrier or form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nuns’ monasteries have been active as religious entities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ibetan social life, performing different religious functions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igious affairs, thus building an image of authority in the Tibetan social life.

Key Words: Tibetan regions  nuns’ monasteries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